
　　 3 月 5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首场“代表通道”。
　　全国人大代表、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
民面对记者的提问侃侃而谈：“77 年来，几代
莫高窟人发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
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不断努力，应用各
种科学技术，使石窟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管
理，也逐步恢复了昔日的光辉。”
　　新锐的科技，古老的文明。人们在这位身
材清瘦、言语凝练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上，看到
两种元素碰撞生发的独特气质。
　　这是苏伯民在莫高窟的第 29 个年头。很难
想象，这位言语之间满是对文化遗产关心热爱
的全国人大代表，是一个学化学的“理工男”。
　　时光倒流至 1992 年。
　　初到敦煌时的那些寂静夜晚，在记忆中
清晰如昨。亘古星月下的千年石窟、艺术家们
无限向往的圣地，他一遍遍打量着，怎么看也
不像是科研沃土。苏伯民郁闷地问天：“在这
么个地方，我能干个啥？”
　　华发渐生，岁月留痕，最初的疑问早已消
散在宕泉河畔日复一日静心工作中。
　　今天，站在“代表通道”上的苏伯民，身后
是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的“青春敦煌”，面前则
是一个文化自信不断升腾的古老民族。
　　这是一个生逢其时的奋斗故事。
　　有人评价说，苏伯民是文物保护领域“少
有的具备科学家精神的人”；也有人说，此人

“有点无聊”。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文物工作者与科学家

之间的差异。
　　“敦煌女儿”樊锦诗回忆自己第一次看到
莫高窟，那场景令人动容：“看一个窟就说好
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
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苏伯民描述自己初到敦煌的工作，“画
风”是这样的：“实验室条件简陋，每天和和
泥、调材料，感觉没啥技术含量。”
　　显然，文化瑰宝与科学家的“邂逅”，起初
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
　　落根针都能听见，游客散尽的莫高窟安
静得令年轻人发慌。最开心的事儿，是周末的
黄昏坐车到城里，点上啤酒、吃几根烤串，看
人来人往，感受一下热闹的人间烟火。
　　“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彷徨，消散在敦煌
研究院加深国际合作的时代。
　　上世纪 80 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开始与美
国、日本等国家的机构开展合作。尤其是
1997 年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的
莫高窟第 85 窟保护研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
领域国际合作的典范。
　　第 85 窟营建于晚唐时期。古代工匠的妙
笔下，一千多年前耕作、狩猎、嫁娶等生活场
景活灵活现。
　　然而，千年的风沙摧残，让这个美妙绝伦
的洞窟几乎患上了所有种类的病害。最严重
的是酥碱，一种能让壁画化为粉末的“绝症”。
一阵微风，就可能让一块千年壁画消失无踪。
　　“特别心疼，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莫高窟
人曾束手无策。

　　研究发现，病害的“罪魁祸首”是岩体里
的盐分。空气湿度变化，让盐分反复潮解、结
晶，最终出现各种病害。
　　历时 7 年、尝试 80 余种配方……苏伯民
所在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团队和外国专家一步
步破解难题，终于找到既能脱盐又能保持壁
画原貌的好方法。如今，第 85 窟的洞窟环境
依然稳定。基于此次合作探索出的文物保护
流程，还直接推动了行业标准———《中国文物
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合作让苏伯民接触到预防性保护等国际
先进理念，也令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科技
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
　　科学家的想象力，在文物保护领域展翅
飞翔。
　　 2009 年，我国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
移动实验室成功研发。这个将信息采集、智能
预探测、分析检测、现场提取等诸多功能单元
集成搭载在车辆上的实验室，第一次将系统
的科学研究体系“前移”到文物出土现场。
　　这个可移动的实验室灵感来自何处？担
任课题负责人的苏伯民给了大家一个意想不
到的回答——— 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
　　科技在文物保护中大有可为的意识，逐
渐变成他的使命。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苏伯民连续提出
设立文物保护基础科学研究方向、将文物保
护认定为独立学科、加大对文物数字化技术
的创新研究等诸多建议。
　　全新的时代，给了当代莫高窟人大显身

手的契机。
　　“国家对文化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流
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烈，我们也要承担起更重要的时代课题。”
苏伯民说。
　　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建立我国
文物保护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
带着壁画和土遗址保护理念技术走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一代敦煌
儿女对标国际、静心钻研之下，莫高精神
续写着新的篇章。
　　“我们 100 来人的保护团队，光去年
就承担了 3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现在的
课题都在啃文物保护的‘硬骨头’，致力研
究文物劣化的深层机理。”苏伯民说。
　　时光，成为他与莫高窟之间的“催化
剂”，“化学反应”在日升月落间悄然发生。
　　“天天跟莫高窟在一起，人是会有变化
的。”回望近 30 年的敦煌生活，苏伯民感
慨万千。
　　科学家的理性，逐渐渲染上感性的
温度。
　　壁画在他眼中有了生命的气息：“别人
看到的是静止的物，我看到的是活的生命和
无穷奥秘。壁画中的一抹绿，不仅是有机颜
料、无机颜料的叠加，更蕴含着匠心巧思。”
　　当年难耐的静，也已涤净青春的浮躁。
　　茫茫戈壁，夜凉如水。苏伯民有时会感
怀过往———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那
些曾在同一片星空下守望、奋斗的敦煌儿
女，那些纯粹、无悔的青春芳华。
　　“这山望着那山高将是人生的巨大损
失。专心致志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是个人的
幸运，也能推动国家的发展。”如今的他，也
已“择一事，终一生”。
　　只不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苏伯民，
肩上背负着更多的重任；他的眼中，还有更
加宏伟的蓝图。
　　“我呼吁成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苏伯民说，技术仍然
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瓶颈。在“一带
一路”背景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更是
重要课题。目前，文物保护领域还没有国家
重点实验室。他希望能通过搭建平台，汇集
更多优质的团队和科技资源，为我国文化
强国建设提供支持。
　　所有的奋力奔跑，都为了圆一个时代
的梦想：“让文化自信在每个中国人心中闪
光。”      （记者施雨岑、张玉洁）
        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

苏伯民：科学家与莫高窟的“化学反应”

　　 3 月 6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陕西代表团全体会议上， 69 岁的石光
银正认真聆听代表们关于“十四五”规划纲
要草案的发言。听到有关开展大规模国土绿
化行动、巩固退耕还林还草内容时，他感到
亲切又欣慰——— 自己多年的努力始终与国家
政策“同频共振”。
　　这位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石光银治沙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十几岁就带领村民在荒
漠里开辟了家乡第一片绿洲。他生长的地方
是陕西的“西北门户”定边县，位于毛乌素
沙地南缘，常年风沙肆虐。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尚未写出《白鹿
原》的陈忠实曾在毛乌素沙地行走时，一轮
又圆又大的满月成为他美好回忆。而在石光
银记忆中，那时候月亮出来，风沙都把月光
刮得昏黄，贫瘠的土地没有多少粮食。
　　 1984 年，国家出台政策允许农民承包
治理“五荒地”，他专心治沙的决定在这一
年下定。 30 多年间，石光银在承包的国
营、集体荒沙碱滩上种活了 5300 多万株
（丛）乔灌木林，在毛乌素沙地南缘筑起一
条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
　　 2018 年，石光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履职以来，他最关心的还是生态环境。今年

他仍针对当地退耕还林存在的实际问题，提
出建议。
　　“退耕还林、公益林的补助要提高。补
贴太低，群众考虑眼前利益，积极性不会
高，但咱们国家要考虑长远利益、几代人的
利益。”他说，在现实中还存在一些粮食产
量低、荒漠化严重，但由于实地坡度与资料
不一致难以划入退耕还林范围的土地，需要
进一步制定解决办法。
　　石光银之所以能对这些问题侃侃而谈，
归根究底，还是因为治沙这一路，他经历了
太多。
　　最初，辞去乡农场场长工作、卖掉家里
赖以生存的 84 只羊和一头骡子的石光银，
带着 6 户村民承包了 3000 亩荒沙地。“东
拼西凑才凑够树苗钱，好在天公作美，当年
树苗就活了 85% 。”石光银感到庆幸，虽
开局不易，但收获尚好。

　　但很快，挫折不期而至。 1986 年，他
决定挑战十年九旱、寸草不生的“狼窝
沙”，未曾想在四、五月份就遭遇了十多次
六级以上大风，压倒了 90% 的树苗。第二
年，悲剧重演，存活率仅 20% 。
　　月色朦胧，前路无解。不少村民退出，
但石光银仍有执念——— 他找林业技术员请
教、到外地学习治沙经验， 1988 年春天用
学来的“障蔽治沙法”固定住流沙，八成树
苗得以存活。
　　成功治理“狼窝沙”为石光银打开了治
沙窍门，也让他意识到要讲科学、不能蛮
干。他在“狼窝沙”盖起小学，希望孩子不
再吃不识字的亏。他说：“下代人应该用高
科技造林治沙。”
　　“今年在两会上除了提改善生态环境方
面的建议，我也非常关心乡村振兴。”石光银
说，多年前他就想清楚了一个道理——— 治沙

和致富是统一的。
　　“治沙并不等于单纯植树造林，治沙、
治土、治碱都是为了治穷，群众是要算这个
账的。”他说，“但如果不治沙，脱贫致富就
只是一句话，治沙走在前面，粮食产量才
能提高，致富才有希望。”
　　依托当地林草资源，他主要发展畜牧
业，尤其是肉牛业。这些年他办起秀美林
场、百头肉牛示范牧场、三千吨安全饲料
加工厂、林业技术培训中心……
　　通过公司+农户+基地，带动当地
群众脱贫。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松
柏园、生态林等的建设使荒沙治理、
苗木培育、休闲旅游一体发展，惠 及
1500 多户农户。前年他还给当地捐了
4 5 万 元 ， 支 持 村 民 继 续 发 展 设 施
农业。
　　这几年，在履职调研中，石光银发现
当年栽种的灌木林寿命短、经济价值小、
观赏性差，二次沙化可能性很大。他果断
开始二次植树造林和低产林改造，并将推
广新树种写进建议里。
　　“以前谁能想到我们这里能长松树
啊！”石光银说，“去年我种了 7000 多
亩樟子松，今年打算再种两三千亩。”
最开始把流沙治住，粗放型造林，之后
再把高标准树种引进来。石光银认为这
个过程“顺理成章”，“要把高科技引
进来，把人才引进来”。
　　石光银的孙子石健阳在大学选择了林
业技术专业，毕业后回到定边。现在，他
接过爷爷手中的接力棒，带动周边技术人
才发展林下经济。
　　沙地中流动沙丘已难觅踪影，绿油油
的植被下，开始形成薄薄的腐殖质。石光
银终于能平心静气地欣赏毛乌素的风
景——— 月光清澈，树影婆娑。
　　“‘十四五’这五年，我们要继续提
高精品树种数量和质量，让冬天和夏天都
能看到绿色，努力让家乡生态环境再上一
个台阶。”石光银说。

（记者黄垚、姜辰蓉）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

石光银：治沙人与毛乌素的“斗智斗勇”
　　 57 岁的周义哲大半
辈子都在跟树打交道。
　　当了 35 年伐木工后，
他响应国家政策成为护林
员。2018 年，他当选为全
国人大代表，继续致力于
保护森林资源。
　　“从‘砍树人’到‘看树
人’，你的这个身份转变，
正是我们国家产业结构转
变的一个缩影。”5 日下
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义
哲所在的内蒙古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对他说。
　　周义哲是内蒙古森工
集团满归林业局有限公司
北 岸 林 场 第 七 小 队 工
队长。
　　他从小在林区长大，
16 岁时成为伐木工。当
时，他所在工队 50 多人每
年冬天生产的木材能装
400 节火车皮。
　　随着中国发展理念的
变化，1998 年，天然林保
护工程启动，大兴安岭林
区木材逐年减产。中共十
八 大 提 出 建 设“美 丽 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五 位 一 体”总 体 布 局。
2015 年，内蒙古大兴安岭
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
采伐。
　　“我当时想，不要我们
砍树，我们干啥、吃啥、喝
啥，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周义哲说。
　　后来，他发现停伐后
不但有活干，还有钱赚。
　　“林子还是这片林子，干的活不一样了。过去，我
们用锯和斧子砍树。现在，我们用锹和镐种树。”周义
哲说，以往只能挣半年工资，现在一年到头都有收
入，年均收入达 6 万多元。
　　内蒙古大兴安岭 1.6 万林业工人从“砍树人”转
变为“看树人”。周义哲作为工队长之一，指导和管理
工友们管护森林、防火、综合抚育、病虫害防疫等
工作。
　　与工友们在林区巡护时，周义哲经常坐 2 小时
通勤车到管护区域，再步行五六小时巡护山林，然后
乘车返回。
　　“手机上每天记录的步数经常超过 2 万步，都是
在林区走出来的。”周义哲说，他既要跟工友们检查
火灾隐患，还要制止乱捕乱猎、乱砍滥伐、乱挖乱采
等行为，并关注森林病虫害。
　　全面停伐后，森林得到休养生息，生态环境明
显 好 转。第 九 次 全 国 森 林 资 源 清 查 结 果 显 示 ，
1998 年至 2018 年 20 年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
区森林面积净增 99.45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
了 9.25 个百分点。
　　有一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客人走错路，到管护站
问路，周义哲告诉他多走了 90 公里。那人却说：“我
可没白走啊，等于逛了一趟野生动物园，值了！”原
来，那位游客看到青山绿水，还遇到野生动物。这让
周义哲加深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解。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周义哲把主要精力放在
调研如何促进林区发展上。“首要的是加强森林防灭
火工作，守护好绿色屏障，另一个是改善林区通信条
件。”他说。
　　大兴安岭雷击火多有发生，周义哲亲眼见过百
年树龄的樟子松林毁于火海。
　　“那种心疼，就像农民看到庄稼瞬间毁于一旦。”
他说，有的雷击火未能及时扑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林区防火应急道路不通畅。
　　他今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加大对林区防火道路
的建设，“一旦发生火灾，多修一公里防火公路，就能
多保护一片原始森林”。
　　近些年，国家惠林政策越来越多，内蒙古大兴安
岭林区职工生产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不少人搬进
新房，林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移交地方政府，
企业负担减轻了，职工工资连年增长，日子更加
富裕。
　　但对妻子、女儿和外孙，周义哲常感愧疚。女儿
一家住在外地，妻子经常帮忙照看外孙，而周义哲长
年在林区工作。
　　现在，周义哲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更多年轻人到
林区发展，为林区建设贡献力量，他才能放心退休，
与家人团聚。
　　 2020 年底，内蒙古森工集团公布招录高校毕
业生计划后，报名人数超过 3000 人。“看到年轻人
热心接过接力棒，守护这片绿色林海，心里特别高
兴。”周义哲说。
   （记者于嘉、吕秋平、赵泽辉、熊争艳、朱文哲）
      新华社呼和浩特 3 月 6 日电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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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周义哲查看森林抚育情况。
（资料图片，图片由内蒙古森工集团提供）

  左图：1998年7月，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帮助入股治沙的群众在沙地里打出多眼多管
井。                           （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右图：2020年5月30日，石光银在自己治理的林子里捡到一根野鸡翎。他以联户治沙
的方式，带领村民将25万亩沙地变成了绿洲。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左图：2020 年 11 月 9 日，游客在莫高窟参观。       新华社记者张玉洁摄
  右图：3 月 5 日，苏伯民代表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才扬摄

  3 0 多 年 间，石 光 银

在承包的国营、集体荒沙

碱 滩 上 种 活 了 5300 多

万株（丛）乔灌木林，在毛

乌 素 沙 地 南 缘 筑 起 一 条

长百余里的“绿色长城”，

还 通 过 公 司 + 农 户 + 基

地，带动当地群众脱贫

  29 个年头，时光成为苏

伯民与莫高窟之间的“催化

剂”，“化学反应”在日升月落

间悄然发生，壁画在他眼中

有了生命的气息，别人看到

的是静止的物，他看到的是

活的生命和无穷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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